
对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再认识

孙才顺

　　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, 美国对日本施放原子弹, 死伤 30 万

人, 造成了“历史悲剧”。此后, 世界舆论几乎众口一词谴责原子弹

轰炸。近年来仍有人指出, 美国此举不是出于军事目的, 而是出于

政治和外交目的①; 也有人认为正面肯定原子弹轰炸是不妥当

的。② 还有人认为,“由于原子弹对毫无防御能力的人们具有强大

的杀伤力和威慑能力, 因此可以阻止国与国之间在战争中使用这

种武器”。③ 这些论述不无道理, 但是如果从武器与战争这一历史

关系的范畴加以研究, 笔者认为, 对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还应作具

体的、历史的考察, 方能得出客观而切实的结论。这是本文试图达

到的目的。

一

　　原子弹首先是一种武器。杜鲁门说:“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,

从来没有人怀疑可以使用它⋯⋯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时, 我要依照

战争法规确定的方式, 把它当作战斗武器来应用。”④ 那末, 什么是

武器呢? 简单地说, 武器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工具。恩格斯曾论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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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?是劳动⋯⋯劳动是从制

造工具开始的。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什么呢? ⋯⋯是打

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, 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。”① 这就是说, 武器

是人类社会开始后所制造出来的最古老的工具之一, 使用武器, 亦

即人类战争区别于动物群斗的主要标志。从武器的这种本质来看,

它的使用与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一直密切相关。“原子弹轰炸”实际

也被包括在战争与武器这一关系的历史范畴之内, 我以为, 这是我

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。

　　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, 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是相互推动的 (直到
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使用)。一方面, 战争的历史运动要求

武器朝着破坏力和杀伤力更大的方向发展; 另一方面, 武器的发展

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争的规模、进程和结果。虽然, 战争的存在

及其最终结局, 不是武器可以决定的, 但武器却无疑是影响战争进

程的重要因素, 这正如恩格斯所说,“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

为基础的”。②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曾指出:“战争是一种暴力

行为, 而暴力的使用 (借助于武器——引者注)是没有限度的。”③

　　但是, 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工具, 它又有区别于其他武器的特

殊性, 即它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可能把战争推到毁灭整个人类文明

的极端界限。这正如有人指出的:“人类在进入原子弹被用于军事

目的的核时代之后, 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”, 一旦爆发核战争,

“既不会有战胜者, 也不会有被战胜者, 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

明”。④ 因此, 二次大战以来, 反对核战争, 渐渐成为世界和平人民

的共识。

　　从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来看, 原子弹轰炸理应受到谴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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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 人们反对核战争, 是在原子弹爆炸的结果已经展示出来以后

才开始的, 而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在二战中的具体历史背景, 则是

另外一个问题。

二

　　“原子弹轰炸”标志着人类从此面临现实的核威胁, 核恐怖。因

此,“原子弹轰炸”必须受到谴责。然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, 日本

有人以美国对日投掷了原子弹为由, 混淆二战中正义与非正义双

方的界线。他们认为: 战争各方都是受害者, 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

是错误的, 战争本身并无正义可言, 谁发动了战争无关紧要, 我们

大家都有罪。① 他们始终以“受害者”自居, 而对导致原子弹轰炸悲

剧的根源却只字不提。应当承认, 日本作为原子弹轰炸的唯一直接

受害者, 它有理由为反对核武器而大声疾呼; 对于在原子弹轰炸下

伤亡的 30 万日本人民, 我们也应报以最大同情。但是, 如果有人企

图以“原子弹轰炸”蓄意遮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责, 我们则

不能答应。“原子弹轰炸”距今半个世纪了, 由于它曾显示出的具大

破坏力,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怎样防止核战争的

问题上, 而对“原子弹轰炸”本身的历史原因, 却缺乏认真考察。今

天, 在日本仍有人拒绝彻底反省的现实要求我们, 对“原子弹轰炸”

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, 不仅应该看到它对人类生存条件造成的

威胁, 也应深刻了解它的具体历史背景。

　　二次大战中, 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曾试图制造原子

弹; 而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动因就是要赶在纳粹德国以前造出

原子弹。因此, 作为一种武器的原子弹的使用是“理所当然的”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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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史汀生所说,“他看不出一下子死 10 万人, 与 500 次空袭每次

杀死 1000 人究竟有何区别”。① 从这个角度讲, 首先应该谴责的是

日本军国主义者, 而不是惩罚军国主义的原子弹轰炸。正是因此,

有人提醒说:“应该确切地看到‘广岛的悲剧’, 从根本上说, 是军国

主义者自身造成的”,“切不可用笼统的反核战争去掩盖日本军国

主义者带给人民的灾难。这一原则是不应该模糊的”。②

　　近年来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, 美国对日实施原子弹轰

炸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, 以减少美军的伤亡, 即出于军

事上的考虑; 同时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科学技术而非人力结束战

争这一重要的新思想。③ 诚然, 从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策过程

来看, 其政治和外交企图是显而易见的, 但是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实

现是要以军事目的的实现为前提的; 而且“企图”和“实际成效”并

非一回事。不能否认, 原子弹的问世导致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与

转折, 即期望通过原子弹轰炸使日本向美国投降, 以实现单独占领

日本, 把日本变成美国太平洋防线上的前哨阵地的战略目的。杜鲁

门确信, 当原子弹出现在日本本土上时, 日本人就将在俄国人参战

前彻底失败。④ 据称, 当他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曾十分激

动地说:“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。”⑤ 然而,“原子弹轰炸”对日

本投降的影响比当时美国所设想的要小得多, 加之日本军部对事

实真相的掩盖, 使杜鲁门本人也不能不得出“日本依然没有投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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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”的结论。① 既然“原子弹轰炸”的军事功效仅此而已, 那它对

美国远东战略的实现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, 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就是

说, 原子弹的问世及决定使用对美国远东战略的转变起了很重要

的作用, 而“原子弹轰炸”本身所显示的功效对美国远东战略的实

现所发挥的影响却不是那么重要。这一点, 在考察“原子弹轰炸”时

也是需要加以区分的。

三

　　除上述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具体背景外, 还有一个值得人

们注意的问题, 即广岛、长崎的原子弹轰炸首先是“战略轰炸”, 然

后才是“原子弹轰炸”。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在《战略轰炸

的思想》② 一书中, 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, 这是难能可贵

的。在此我们不妨借以补充说明, 以认清问题的实质。

　　“战略轰炸”这种独立的空中战略攻势, 按照二战时的用法就

是大规模地、系统地轰炸敌方的战争经济设施, 破坏敌方居民的抵

抗意志。战后以来, 人们对这一新战争样式的研究, 往往注重盟军

对法西斯国家进行的战略轰炸, 却忽视了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在发

动侵略战争过程中首先实践了这一“攻击民众的新理论”的事实,

就连日本动用强大的航空兵力策划实施的“重庆大轰炸”也没有受

到重视。这与日本对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研究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诚然, 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开始实施的战略轰炸, 未能取得预期的功

效, 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它说明: 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的概念已

经过时, 不仅军队打仗, 民众也打仗, 所有的人都处于战争危险中。

亦即战争一开始, 就“把敌国全体国民都作为战斗部队”③,“以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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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为决定的打击对象”。① 正如德国的鲁登道夫在 1935 年发表的

《总体战》一书中所说: 今天的战争是“总体战”, 它必须动员全体人

民的力量 (包括体力的、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) ; 而且战争的对象

“不仅是针对军队的, 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”。他强调:“总体战的本

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, 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”,

“这是无情和确凿的现实, 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

服务”。② 按照这种说法, 战略轰炸实施的就是这样一种“无区别攻

击”的恐怖战略, 那么, 它与核轰炸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两样?

　　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急先锋。日本全面侵华以

后, 陆海军航空部队对中国的南京、武汉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频频实

施了“世界空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空袭”。如果说这还属于一般军

事上的轰炸, 那末对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实施的轰炸却是“无区别地

施行暴力目的”的。自 1938 年 12 月 2 日日本天皇命令轰炸重庆,

开始了对重庆历时近 5 年之久的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目的

的战略大轰炸。尤其日本为了“征服士气”, 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,

特地以中国抗战首都的居民为目标, 使“重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

家的首都都更早地、更久地、更多次地成了战略轰炸的目标”, 成为

世界上第一个被战略轰炸的思想摧毁的城市。就这个意义而言, 重

庆大轰炸先于东京大空袭就已成了无区别轰炸城市的先例。当然,

重庆轰炸没有使用原子弹 (因为日本没有原子弹) ,“但是推进‘重

庆轰炸’的原动力, 在以城市本身为轰炸对象这一点上, 抹掉前线

和后方, 交战者和非战斗人员的界线, 是名副其实的‘核思想’的降

落。在‘这个时期, 这个场所’这一意义上, 重庆⋯⋯成了出现在广

岛之前的‘广岛’”。③ 就此战略轰炸的历史过程而言, 重庆大轰炸

做了东京大空袭、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先鞭。从这个角度再进而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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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, 军国主义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也完全是咎由自取, 自食其果。

难怪曾在重庆轰炸现场的美国记者西奥多·怀特在回忆录中写

道:“这场大屠杀至要的是敌人施行暴力的目的。南京、上海已被炸

了, 那只是军事上的轰炸, 但在重庆这座古城中, 没有一个军事目

标, 尽管如此, 日军还是选择了重庆作为将它化为灰烬的对象⋯⋯

后来, 当我军向日军发起进攻时, 我也没有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

⋯⋯重庆大轰炸是无区别地施行暴力, 它对我的政治观点产生了

直接的、根本的影响。”① 前田哲男在考察了这一进程后, 更为明确

地指出:“即使认为日本和‘制造核的思想’无缘, 但是也不能在控

诉‘使核落下的思想’上说自己无罪。日本人——除被轰炸者之外

——决不能充当审判投放原子弹的‘法官’。只要在亚洲证实一下,

对非战斗人员的无区别大量屠杀这段战略轰炸的历史, 广岛、长崎

——不是免罪——正是自己国家划出的轨迹。”②

　　也正是因此, 在得知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消息后,《新华日报》发

表时评指出:“原子弹的发明和第一次使用, 震撼了全世界。科学革

命和战争革命同日而起⋯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, 受到这种史无

前例的强大武器的打击, 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必然的报应。对八年遭

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民来说, 除了受欺骗的日本人民

之外, 对日本军阀不能有丝毫的怜悯之情。”③ 无疑, 这一认识是非

常深刻的。

(作者孙才顺, 1964 年生, 山东滨州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)

(责任编辑: 李仲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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